
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令
暌违两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备
受关注。作为全球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
一，本次会议最大看点仍是中
美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刘畅在接受南
海之声采访时表示，中美关系
问题的源头是美方错误的“中
国观”和对华政策，如果这个
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美方仍摆
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推进所谓
的“竞争”，中美关系的前景就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南海之声：在本次香格里
拉对话会期间，中美防长面对
面会谈备受瞩目。您认为双
方在管控分歧、设置“护栏”方
面是否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刘畅：从会后双方的表态
来看，双方都觉得这次会谈整
体上是坦率的。坦率就意味
着双方会把各自的关切摆在
台面上。其中，中方表示要管
控好矛盾，不把矛盾分歧变成

对抗冲突。这也是中方一贯
的立场，就是对“不冲突、不
对抗”这个底线的坚持和重
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方
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共识。

但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
看，管控分歧设置“护栏”作为
安全保障来说，它不是主动
的，而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安全
保障。美方实际上不想真的
发生冲突，但它又不断挑衅中
国，而且从拜登政府最近的举
措来看，这种挑衅有着向肆无
忌惮的方向发展的风险。

此次奥斯汀的发言，他要
一边谈“护栏”，一边还向中国

“泼脏水”。这既体现了（美
方）虚伪的两面性，也体现了
美对华政策本质上的一种矛
盾，这种虚伪的两面性、叙述
方式对维护区域稳定和安全
都是极为不利的。

南海之声：美国一边要建立
“护栏”，一边又做破坏“护栏”的

事情。对于美国这种行事风格，
亚太国家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刘畅：《孙子兵法》里有一
句话：“兵者，国之大事”。在
军事安全领域，大多数亚太国
家都表现非常谨慎，尤其是东
南亚国家，它经常说“大象打
架，草坪遭殃”。

美国口头上总是强调所
谓“印太战略”是“自由和开放
的”，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
不自由体现在亚太国家特别
是东盟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
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的安全局
势也越来越不稳定。不开放
则是因为美国搞反华小圈子
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区域多年
来形成的谦抑、共生的合作主
基调，把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
带到了区域之中。而这种不
自由不开放的局面，最后只会
降低亚太国家的自主权和对
区域安全局势的影响。

这些现实都摆在每个亚

太国家面前，也是亚太国家正
在严肃考虑的问题。所以从
现在的局势上来说，多数亚太
国家应对美国行为方式时，仍
坚持着长期行之有效的立场，
比如说包容、多边主义、创造
和平友善的环境等。

南海之声：与印尼防长普
拉博沃提出的以亚洲方式解
决该域内国家分歧相比，美国
推行的“印太战略”是否符合
亚太地区核心关切，有效解决
该区域内的问题？

刘畅：普拉博沃的演讲引
起了很多的共鸣。据媒体报
道，普拉博沃在演讲结束前，就
已经得到了很多掌声。这种情
况在香会上是比较少发生的，
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普拉博沃
的演讲（产生的）共鸣很多。

普拉博沃谈到了（不少）
亚洲国家都被大国殖民奴役
剥削，所以亚洲国家用亚洲方
式解决挑战和分歧。普拉博

沃也谈到亚洲向世界证明，既
使是敌人也可以化解矛盾，实
现了接近50年的和平友好合
作与繁荣。

其实这种对于历史和现
实的认知，更容易被亚洲国家
所接受，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西
方列强的奴役，同时我们又通
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冷战之
后，通过区域合作让地区的秩
序格局变得非常稳定，大家都
享受这种和平的红利，互相增
加经贸联系，同时创造了共同
的稳定繁荣。

新加坡防长黄永宏也说，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核心课题
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包容和多
边主义。

中国长期倡导，安全必须
是一种可持续的，必须是共同
的，而美国的安全观不是这样
的，它认为它安全了，它的霸
主地位稳固了，这个局面就安

全了。显然，美方大力推行的
“印太战略”就是这种观念的
体现。而这与多数亚太国家
赞同的“亚洲方式”恰恰是背
道而驰的。

南海之声：外界认为单从
此次防长会谈而判断中美关
系改善为时过早，您如何看待
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走向？

刘畅：其实大家看的很清
楚，美方打压遏华的一系列错
误做法，从经济、技术、供应链、
军事战略等各个方面，以及中
方之前在天津会谈时给美方的
两份清单，其实都很明确地告
诉美方，中美关系问题的源头，
或者说管控分歧的这个分歧是
源于美方错误的中国观和对华
政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如果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不解决，美方仍然摆出咄咄
逼人的态势去推进它所谓的

“竞争”，那中美关系的前景就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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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门深入，一通百通
“皓怡练琴进步很快，老师

夸她对音乐有悟性。”妈妈说。
“好呀，咱就买一台钢琴

吧！”爸爸说。
一天夜里，准备睡觉的皓

怡，听到父母在客厅商量着买
钢琴的事。钢琴是一件奢侈
品，价格不菲。皓怡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能够拥
有一台钢琴，那要
花 父 母 多 少 钱
呀！对哥哥、姐姐
的培养，也没有下
这么大本钱。皓
怡不禁有些惶恐
不安起来。

限于家庭条
件，那个年代学钢
琴的人不多。皓
怡在小学四年级
初学钢琴时，只是
在键盘纸上练习
指法，“拜耳”乐谱

书里，就夹着键盘纸。皓怡每
天把键盘纸摆在桌上练习。然
后去老师家上课，一周一次或
两次。老师先看你在纸上练得
如何，如果还不熟，就不会有进
度，练得好，就让你在钢琴上试
弹。

“拜耳”钢琴谱有上下集
两大本。虽然是对着一张纸

弹琴，边哼边弹，皓怡也乐此
不疲。老师觉得儒子可教，一
直都有在教。有些孩子不是
这块料，老师先就放弃了。

过一阵子，皓怡父母把钢
琴买回来了。品牌是“贝多
芬”。钢琴摆在客厅里，咖啡
偏红色。

有了钢琴，皓怡练得更多
了，进步也很快。家里来了叔
叔、阿姨，皓怡就被叫出来，弹
给客人听。让亲戚朋友验收
成果，父母感到脸上有光。赢
得大家的一番夸耀，父母就
说：“可以回房了！”皓怡从小
很乖，一叫就出来，弹琴也是
大大方方的。

后来皓怡登台作秀和出

唱片，都用这台钢琴练唱。尤
其是出唱片，音乐制作人与词
曲老师，就在她家里帮她练
唱。刘母说，花在女儿身上的
工夫没白费，钢琴买得值。

当年学钢琴、学舞蹈比较单
纯，不像现在分级分段。小学音
乐老师看皓怡对音乐有悟性，又
教她手风琴、铁琴、木琴、电子
琴。由于有弹钢琴的底子，皓怡
往往是一学就会。老师说她是

“一门深入，一通百通”。
姐姐学过一段时间芭蕾

舞，但时间不长，主要是有联
考压力，学功课都来不及。后
来妈妈把培养业余爱好的希
望，放在皓怡身上。

妈妈带着皓怡去接姐

姐。皓怡看到姐姐穿着芭蕾
舞鞋，十分羡慕。妈妈见她有
兴趣，就给她报了名。芭蕾舞
学习班不分年龄，从几岁到十
几岁的孩子都有，全在一个教
室里学习。

皓怡学民族舞蹈和芭蕾
舞，都是从小学开始。在民族
舞蹈班，老师先跳，再由助理
跳，然后由跳得好的学员带着
跳，大家跟着模仿，旋转、抬腿、
跳跃。皓怡除了登台表演芭蕾
舞，也登台表演过民族舞蹈，
如《苗女弄杯》和筷子舞。

学游泳是从小学五年级
开始，皓怡在国中与高中，都
是学校游泳队成员。蝶、仰、
蛙、自，四式泳姿，样样娴熟。
皓怡一家人都会游泳，大哥、
小哥尤其不错，姐姐也会游
泳。爸爸要求全家人都必须
学会游泳。

“游泳是飞行员必须掌握
的一项技能。”爸爸回忆当年

说：“北方人不习水性，看到水
就害怕。教官可不管你怕不
怕，拿着长竹竿一扫，直接把
我们推下水去。”

从念初中开始，皓怡就成为
游泳选手，代表学校或代表台北
市，参加各类型的游泳比赛，刷
新过比赛纪录。皓怡小时候理
想很多，除了想当音乐家，还想
当游泳健将或游泳教练。

天生好学上进的皓怡，是
一块深埋泥土的宝石，在发掘
中不断放出光芒。皓怡学什
么都能出成绩，家里摆着各种
奖牌，有三四十块之多。

读小学时，皓怡就是学校
合唱团成员，学校合唱团会报
名参加“台视”的比赛。台视
是台湾最早的电视台。

1969年，台视从多个学校
的儿童合唱团里，选出十个小
朋友，参加由台北市交响乐团
主办的一部歌剧演出。皓怡
被选中了。 （未完待续）

椰城一帘烟雨
——台湾影星刘皓怡小传

■ 闻 喜

在家练钢琴的刘皓怡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
归祖国怀抱整整二十五年的
大日子。作为曾经的港英政
府公务员一分子，对回归前夕
曾参与的部份筹备工作的种
种往事，我至今仍然记忆犹
新，历历在目。

随着1984年中英签署解
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
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港英政府
各部门为配合香港回归的各项
工作也正式启动。例如笔者任
职的司法部各法庭书记,开始
忙碌的根据经立法局(立法会
前身)通过后并在宪报(Gazette)
刊出的法律修改条文，对“香港
法例”(Laws of Hongkong)进行
相关的修改，这些修改主要是
涉及到“殖民地”字眼和性质或

“宗主国”称号的部分。最明显
的例子是政府公函信封上的

“On Her Majesty’s Service”改
为“On Government Service”等
等。而随着回归日的日益逼
近，此等修例也更见频繁。

九十年代后，随着香港回
归中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政府
部门不时会发出一些文件和工
作指引，说明有关回归的法律
性文件和各部门日常运作的指
引，以稳定公务员的军心。虽
然如此，在成为同事之间的工
余饭后话题之余，有些仍然还
显得忧心忡忡。尽管香港基本
法草案条文中已经明确定了公
务员原有待遇一切不变，但是
对退休金制度在回归后能否维
持不变还是心有疑虑。无可否
认，对于营营役役几十年的公
务员，退休金制度是关乎其最
切身利益的事。

1997年2月中旬，刚放了

春节假回到办公室，我就看到
桌面的文件盘有一份刚送来的
致各级公务员的传阅式文件，
邀请各级公务员加入为筹备政
权移交和九七回归的各项工作
而特设的临时机构，这个临时
性机构运作至七月二日为止。

自从中英就1997年香港
前途问题逹成了一致，共同发
表了有关平穏过渡移交香港
的中英联合声明后，除了由于
英国政府因应1989年北京天
安门事件错误估计中国政府
的稳定性而改变对华政策，改
派强硬保守派的彭定康来港
担任末代港督，在政制事务上
处处和中国对着干以至中方
毅然决然“另起炉灶”筹组临
时立法会之外，所必需进行的
政权交接工作还是如火如荼
的正常进行。负责有关工作
的机构就是临时组成的政权
移交和回归筹备部门，其工作
人员由政府各部门依需要和
自愿原则临时调来的行政主
任、文书主任等中级公务员以至
通信员、杂工组成。进入1997年
后，有关方面再次征集各部门自
愿者加入以应付大增的工作量。

本着对这份工作的兴趣，
我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获批
加入了筹备部门的工作，协助
整理、核对获邀出席六月三十
日晚上交接仪式和七月一日
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大
会以及晚上庆祝酒会的嘉宾
名单和后期的寄发工作。这
些嘉宾，包括各国政要/退休领
导人、内地驻港机构代表、各
国驻港总领事或经济/商业事
务机构代表，立法会及临时立
法会议员、区议员、社会名流、
专业人士、演艺界人士等等。

我们办公的地点就在港
岛湾仔政府合署楼上。每天
一早，我们要收集由各机构、
团体甚至外国驻港总领事馆

寄来的推荐名单，整理编列号
码后交给上级部门核准。由
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们办公
室经常都会有名人演员上来
查询有关邀请函的事务。有
一次正在忙碌工作的时候，还
见到电影导员许冠文上来办
公室，可能是想了解他的邀请
函的着落吧！像他那样查问
邀请函的人士还真不少，但大
多是打电话来，少有像许先生
那样亲自上来。

六月中旬以后，接待组的
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除了
偶而还要跟进核实一些嘉宾
的投诉和咨询外，我们的任务
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转而调
到场地安全保护组和嘉宾接
待组，协助交接大会、成立大
会和酒会场地的一些安全和
接待工作，当然，真正在第一
线执行安保工作的是警方的
特别安全小组和飞虎队，他们
负责各国政要和重要嘉宾的
安全保卫工作，各国政要扺逹
的时候，我们反而都要“回
避”，不能在现场停留。

六月三十日上午，天色阴
阴沉沉，徘徊在摄氏30度左右
的气温加上湿热难奈的低气
压委实让人感觉郁闷和难
受。漫天的乌云大有压城之
势，眼看着就要下一场大雨。
天气预报特别准，中午以后，
老天果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我们接到指示，这一天起
至七月一日下午三时，我们要
连续当值30个小时。

下午4时30分，我们这些
等待晚上在会展执行任务的
工作人员趁机在工作室观看
电视台直播末代港督彭定康
在前港督府举行的简单告别
仪式。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彭
定康和家人在港督府的旗杆
前肃立。在《最后岗位》的军
号声，米字英国国旗在港督府

徐徐降下，彭定康隐含泪水，
脸上满是极度失落和无奈的
表情！收好的米字旗在皇家
香港警察银乐队和风笛队演
奏的乐曲声中由港督副官白
乐仁接受并转交彭定康。最
后，彭定康和夫人及其三位女
儿和随行人员登上专车在港督府
前的花园绕行三圈，即在警察摩
托车的开路下，正式离开港督府
前往中环皇后码头乘船离去，正
式结束了其香港总督的职责！

晚上6时许，英方告别仪式
在香港中环添马舰海军总部举
行，主礼嘉宾包括王储查理士、
首相托尼·布莱尔、外交大臣罗
伯特·库克、前首相戴卓尔夫人
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

由于我们已分别前往湾
仔会展中心，准备当晚英国外
交部举行的告别宴会的接待
工作，未能继续观看电视的直
播详情。其时，外面风雨交
加，一个多小时的日落告别仪
式是一直在滂沱大雨中进
行。可以想象，所有嘉宾及表
演者肯定像落汤鸡似的要多
狼狈有多狼狈。连绵不绝的
倾盆大雨又似乎是老天在为这个
老牌帝国主义即将失去远东又一
个最重要的殖民地而放声大哭！

6点45分，我们准时到达会
展中心，准备协助接待引领即将
到场的贵宾。直到7点半晚宴开
始后，我们才冒着大雨回休息室。

（据报，英国告别晚宴由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罗
伯特宴请，4千位显要和贵宾
参加。在宴会上，英国外交大
臣罗伯特·库克为香港未来祝
酒，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
部长钱其琛祝酒答谢。）

当时，从会展中心到毗邻
湾仔政府合署的入境事务大
楼之间还没有全封闭的走
廊。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回到
湾仔政府合署的休息室时全

身衣服和鞋子都湿透了。由
于没得替换，只能将就换上干
的西装制服。大会准备好的
点心食品就是我们的晚餐。

晚上10点半，我们又回到
会展中心当值，准备临近午夜
举行的历史性政权交接仪式的
接待工作。脚上湿漉漉的皮
鞋，走起路来吱吱声的怪难受。

我站在会展中心靠着港湾
道的大门入口，为入场参加午夜
时分政权交接仪式的贵宾们引
路。由此门进入的都是获邀的
本港嘉宾或是各国的退休高官
或领袖。至于各国政要和领袖，
有关方面早已安排专车把他们
直接送到会展新翼前厅举行交
接仪式的会场楼下。我忘了有
哪些外国退休高官或领袖，只记
得戴卓尔夫人也来了。至于她
是否有随行陪同则没印象。或
许是一晚上站立太久，我该死的
坐骨神经痛又发着了，其时，也
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晚上十一点后，交接仪式
进入倒计时，所有进入会场的
大门已经关起来，由警方特别
小组把守，我们也终于可以回
到办公室休息。于此重要的
历史时刻，哪有人真会去休
息，都紧张的观看电视报导有
关回归的新闻和直播。

晚上11时半，交接仪式宣
告正式开始，中英两国都派出
仪仗队和军乐队，中国国家主
席江泽民和英国查理士王子
分别致辞。零时零分，随着英
国米字旗和港英龙狮旗的徐
徐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区旗在会场的冉冉升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香
港行使主权的历史转折点终
于来到了！同一时间，香港各
界代表和群众也在新界的入
境口岸冒着倾盆大雨迎接浩
浩荡荡进入香港的解放军驻
港部队车辆。看到电视上的

相关画面，想起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摧枯拉朽攻克一座座
城市时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
的动人情景，我的心情再次激
动起来。香港“解放”了，重新
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一
个我人生中值得庆幸的大日
子！滂沱大雨在黎明前停了下
来，湿润的大地在黑暗的拂晓
中等待着新生的第一道晨曦。

1997年 7月1日，早早升
起的太阳照耀着万物大地，似
乎象征着香港光辉的前景。

在休息室从蒙胧中醒来
第一件事是看看政府合署前
面的国旗是否换上了五星红
旗。耀眼的阳光下，五星红旗
在政府合署前的旗杆上、在消
防大楼的屋顶上、在全港所有
政府机构大楼、大酒店的旗杆
上迎风招展！此情此景，那是
一种何等令人激动的画面！

晚上庆祝回归的酒会，无
须我们当值。上级决定让我
们提早下班，任务时间工资照
算。我们兴冲冲的收拾东西
回家，结束了这几个月来苦乐
参半、令人难忘的特别任务。也
为能够目睹和参与这极为重要的
历史性事件而深感荣幸和骄傲！

后记
6月30日子夜，工人在中

环中区政府合署拆下以龙狮标
识的香港纹章、代表英女王伊
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并且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
徽取代。另外，装嵌在港督府
大门上的英国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亦同时被拆除。

回归后的第一个工作天，我
回到暂别了三个月的司法部。

回到办公室，法院大楼正
门“最高法院”的牌匾已改名
为高等法院；法庭内正面墙上
的英国国徽已改挂特区区徽；
法院大楼外喷水池边的两枝
旗杆上簇新的五星红旗和紫
荆花区旗则在晨风中飘扬。
此情此景，我的心情不禁又激
动起来！得以目睹和见证一
个国家和民族耻辱历史的终
结，我今生无憾！

2022年5月23日于香港

边谈“护栏”边“泼脏水”，美国在香会的虚伪叙事■ 南海之声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会声明》(简称《中

英联合声明》)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两国政
府首脑在北京签订，正式宣布香港至

1997年7月1日的12年半过渡时期的开
始，亦宣告1842年大清割让香港以来英
治香港时期步入尾声。


